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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改革的行動者社會改革的行動者社會改革的行動者社會改革的行動者：：：：查錫我查錫我查錫我查錫我        （（（（31/10/2005）））） 

現年五十多歲的查錫我（Stephen），零四年八月正式從廉政

公署（ICAC）離任，結束其二十八年的廉署生涯。到目前為止，他是唯

一在廉署跨越三個部門的人，包括：社區關係處、執行處及防止貪污處。 

【【【【我在廉署的日子我在廉署的日子我在廉署的日子我在廉署的日子】】】】 

「社區關係處」是他在廉署最早期的工作，專責「移風易俗」，

將香港人對貪污的觀念改變過來。「我想大家都記得，早期的香港人都

很接受貪污的，貪污就好像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一樣，不單受賄的人覺得

應該受賄，連行賄的人都覺得應該行賄。大家到一個政府部門找一個公

務員打交道，覺得不送些東西、送點錢就好像不太對勁。因此，廉署成

立初期，我們就希望把這種觀念改變過來。」Stephen 娓娓道來。 

九年之後，他就去了「執行處」，俗稱「行動組」，一做就是

十五年。「行動組的工作就截然不同，很少出去說話，主要是調查、搜

查和抓人。我在執行處也做過不同的組，包括情報科和專門對付警界的

貪污份子，還處理過一些黑社會、集團式的犯罪，部份犯罪集團還有與

警界勾結的，相當具挑戰性。」一說到行動組，Stephen 就特別興奮。 

最後三年，他就去了「防止貪污處」，主要是幫助一些政府部

門和公共機構，將貪污的機會減低，或者將一些貪污的漏洞堵塞。而方

法就是從他們的工作程序入手，看那些地方可能有機會貪污或存在貪污

的漏洞，分析後再主動提供改善方案。 

三個部門的工作性質然截然不同，適合做社區關係處的，並不

等於適合做調查，適合做調查的，又未必適合做防貪工作。 

【【【【入行經過入行經過入行經過入行經過】】】】 

由於自小家貧，小學畢業後沒有機會升中（Stephen 是第一屆

考升中試的，成績還不錯，分配到蘇屋村官立中學），十三歲便要離家，

前往尖沙嘴一間洋服店當學徒，只能下了班，以半工讀方式，和靠獎學

金完成英專，再自修其他科目考會考，才有機會入浸會學院（現已升格

為浸會大學）修讀社會學系（副修心理學）。 

浸會學院畢業後，其實可以選擇的工作有很多，但他就是想入

紀律部隊（這可能是受爸爸的影響，他以前是唸黃埔軍校的，整天都跟

孩子說些當兵的事情。）所以，Stephen 考過消防、警察「幫辦」及海

關緝私隊，可惜都因為近視遭拒。最後，他同時考了懲教署及廉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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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懲教署做了幾個月。 

  

       「其實，我也很喜歡懲教署的工作，有些人會覺得很悶，但我

不會，我會找機會與那些犯人談心，了解犯人從開始的時候為什麼會犯

法。我發覺每一個犯人都有一個很獨特的故事。當然你也可以說：『都

大同小異啦，個個都差不多，』但其實你用心的聽、仔細的想，每個人

都有一段辛酸的過去，我就是很喜歡聽這些故事的。」 

那麽，為什麼他會放棄懲教署而入廉署呢？「畢竟廉署是一個

新的部門，而且，我覺得貪污是當時香港首要解決的問題，加上我小時

候做過小販，也可以說是貪污的受害者，對貪污一向很反感。在浸會學

院的時候，我就參與過『反貪污、捉葛柏』的遊行示威，也試過在皇后

像廣場給人拿著警棍追打，深深理解到貪污對社會的禍害。因此，在我

的意識中，貪污是一件極為罪惡的事情，加入廉署工作，是當時的重大

抱負（其實，當時加入廉署的人，一般都有這種使命感，這是一個時代

的使命，我們要去完成它。） 

記得第一任廉政專員姬達先生經常說：『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一

場靜默的革命，是將這麼多年積累下來的行為模式完全改變過來，但又

不是通過暴力的方法，所以要細水長流地改變它。』這番話距今快三十

年了，回頭一看，你會發覺姬達先生很有遠見，我們的確成功地進行了

一場靜默的革命。」  

【【【【三十年的苦與樂三十年的苦與樂三十年的苦與樂三十年的苦與樂】】】】 

三個部門當中，Stephen 最喜歡做執行處的工作，因為比較容

易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成效。 

「在社區關係處做宣傳、做教育，講完之後，當場的反應都很

好的，你以為自己總算做了一些事情，但過了一段時間，發覺聽過你分

享的人仍有繼續貪污的，你就會不禁問：『剛剛聽完我講，還說支持我

呢，為什麼現在你又貪污呢？』所以說，在社區關係處，你比較難直接

看到自已的工作成效，大家都明白，要改變一個人的想法或行為，是需

要漫長歲月的。 

但在執行處就不同了，我們會由一些舉報所得來的少量、零星

資料，慢慢發展成一宗可追查的案件，有些案件可能開始時只牽涉兩、

三個人，但漸漸會發展到很複雜，會牽涉到十幾甚至幾十人。一旦搜集

了足夠的證據，就可以採取行動，抓了幾十人回來，繩之於法。」這一

切一切，Stephen 覺得這才是實實在在的做了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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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也覺得做調查的挑戰性會比較大，尤其是要出去埋伏，行動更

是千變萬化，這都是他很喜歡做的事情，往往都身先士卒、一馬當先。

「我喜歡做要即時做決定、反應要快的工作。我現在要進去抓一個人，

要比他多想幾步──他可能會在那裡交收？他會否將証人帶到別的地方

交收？如果這樣，我們要怎樣處理？要比他多想幾步，慢慢將那個網收

窄，終於令疑人落網。你會覺得這是一種成就感，所以我很喜歡做調查

工作。」 

後來調到防止貪污處，基本上不是他想去的，可謂陰差陽錯。

當時，Stephen 在執行處已做了十五年，後來犯了一個錯誤，老闆就說：

「不如你過去防止貪污處，試試那邊的工作喜不喜歡，不喜歡就回來。」

誰知一試就三年，但也是這樣，Stephen 才有機會做過三個部門。 

防貪處需要分析和寫東西，所以有較多的文字工作。因為要去

看別人的工作程序、工作系統，需要較強的分析能力及較強的文字表達

能力，才能將那些東西寫下來，然後針對它的每一個步驟提出需要堵塞

的地方。相對地，社區關係處就是口頭的語言表達能力要強，要講到能

夠說服別人，所以要求的能力有所不同。  

「話說回來，如果我不是犯了這個錯誤就不會調去防止貪污處，

不去防貪處就沒機會做這種系統分析的工作，我覺得它豐富了我的人

生。其實我一知道自己犯了錯，就把下屬叫過來，清楚說明我犯了什麼

錯誤，叫他們不要犯同樣的錯誤。我希望我的錯誤能夠成為他們的戒心

就好了。廉署每個人都知道我犯了什麼錯誤的，但因為這是內部的事情，

在這裡我就不便詳述了。」 

【【【【生命中的低谷生命中的低谷生命中的低谷生命中的低谷】】】】 

九四年，Stephen 得了肝癌，之後，他的婚姻也出現了問題，

當時他的人生跌到谷底，不斷的問：「為什麼會是我？」Stephen 沉實

地說：「其實問『為什麼是我』是很正常的，任何人到了這種狀況也會

這樣問，為的是要將靈魂的最深處挖出來去審視自己到底做了些什麼。

有一段時間信仰開始動搖，甚至開始挑戰一些最核心的信念──到底是

神創造我還是我創造神？宗教是不是我自己的一廂情願的精神投射？是

很多存在主義的說法，抑或我所信的主的確是實實在在的？當時的信仰

掙扎，可以說是已到了懸崖的邊緣。」 

當時他也有自殺傾向，有三次不想活下去，三次都已爬到窗外。

人也極度的憂鬱，早上上班見到別人成雙成對的，他就忍不住掉淚，見

到與自己的小孩差不多大的，也忍不住哭。那時他要面對的工作也最棘

手，每天都在面對黑社會及警界的不良份子，當主管的，要很有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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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帶著一大隊人出去作戰，但行動完畢，回到寫字樓，一打完招呼，

Stephen 就會第一時間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關上門，就會不自覺地流淚。

下了班，回到家裡就更慘，面對四面牆，又禁不住悲從中來，獨自落淚。 

回憶往事，Stephen 坦言：「那段時間真的很慘，我深深體會

到什麼叫做『痛不欲生』，根本是痛到你不想再做人，不想再睜開眼睛

下床。每天晚上，我都跪在上帝的面前祈禱，求祂給我一個答案。但一

直都沒有回應，也有很多掙扎──神到底有沒有在這裡？是不是存在

的？如果存在的話祂為什麼不回答我？但我過去的經歷又讓我不能否定

祂的存在（我試過很多次的經歷是很清楚神是存在的，是在這裡的，祂

是曾經伴我同行的），那麼，祂現在為什麼不回答我的問題呢？我經常

和弟兄姊妹說，上帝那永恆的緘默，對人類或者基督徒是最大的磨練。 

那段日子掙扎得很厲害，某天晚上，祈禱的時候有一種很奇怪

的感覺，突然間，大腦好像開竅似的──會不會是我問錯問題呢，問錯

問題當然就不會有答案啦！就在那一刻想通了，就當場醒悟了。我一味

追問為什麼，其實只反映一件事情，就是我不願意接受那些已經發生了

的事情，但既然發生了就是發生了，上帝也不會將發生了的事情改變，

除非祂要將我的記憶擦去。我一味說不想接受，就好比一個人踫上了一

椿交通意外（他原本是很小心開車的，但被別人不小心撞上了），等他

醒過來發現雙腿不見了，不停的問為甚麼，不是問發生了甚麼是、為甚

麼會有交通意外，而是問為甚麼他雙腿不見了。但是，他不肯接受還是

要接受，畢竟已經失去了。 

於是我不再追問上帝為什麼是我，我開始問神你容讓我經歷這

麼大的苦痛，有什麼是我可以學習的，我可不可以用我這個苦難來榮耀

你。當我將問題一改，不用我再說，打開聖經查經、祈禱、靈修，那些

答案就很清楚了，原來我的苦難是可以榮耀神的，原來我的苦難是可以

成為多人的祝福的。」 

後來 Stephen 再讀心理學、心理輔導，發覺他所經歷的與那些

存在主義哲學家甚至心理學家在某些地方是相通的。著名的存在主義心

理學家 Victor Frankl 說，面對苦難，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出個意義來，找

到意義，人就有生存下去的意志了。「如果我能夠將我的苦難用來榮耀

神和成為別人的祝福，這就成了我存在的意義了，從這個角度看是相通

的。其實人活著是需要有個意義的，而我也相信人生應該是有意義的，

我現在相信上帝對我的生命是有這樣的一個心意──我的生命不是要改

變這個世界，只是要令這個世界稍微有點不同，我也不可能將這個世界

所有的東西都改變，但只要我的存在能夠令這個世界稍微有點不同，稍

微好一些，這已經足夠了。我現在趕著出一本書，希望我的苦難能夠祝

福那些正在承受苦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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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插曲生命的插曲生命的插曲生命的插曲────────參選參選參選參選】】】】 

回過頭來說，為什麼 Stephen 要離開廉署呢，其實他是可以一

直做到六十歲，也就是多做五年才退下來的，為甚麼要辭職呢？原來是

因為他站出來幫一個名叫梁志明的病人爭取他的換肝機會，也向醫管局

爭取不要關閉威爾斯醫院那個肝臟移植中心，因為他深深體會到有肝病

是很慘的（這和他過去十多年來一直幫助那些病人有關）。結果醫管局

還是一意孤行要關閉那間肝臟移植中心。於是，Stephen 就開了一個記

者招待會，找來了傳媒──電視、電台、報紙，將事情的始末揭露出來，

他的老闆覺得很尷尬，因為大家都是政府部門，公務員條例本來就要求

員工不可以公開批評政府政策的。 

最後，Stephen 還是選擇了辭職，辭職之後他又開了一個記者

招待會，有記者問他：「查先生，你做了那麼多事情，是不是想出來競

選？」當時他有點愕然，不其然地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多

謝你提醒我，既然你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就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了。」 

後來，他考慮到香港的病人是需要有一把聲音在立法會的，也

看到過去七、八年香港的政治確實搞得很差，而社會也有許多問題存在，

作為一個個人，他自覺在外面縱使喊到聲嘶力竭，也無法像在立法會裡

發言所產生的影響力。唯有成為立法會議員，讓這個身份成為一個平台，

才能幫助一些病人、一些窮人、一些真正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由於決定參選的時間較遲，只剩二個多月，加上資金及經驗都

不足，結果都是落選了。對得失看得很透的 Stephen 說：「我覺得當選

或不當選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我深信上帝有祂的心意。而我也很感謝

那九千多名投了我一票的人，向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投下那神聖的一票是

很難的，所以我覺得每一張選票都很珍貴。」 

各個政黨都有自己的班底，Stephen 的班底就是一班弟兄姊

妹，看到他們完全無私的投入幫忙，他很感動，而在整個過程中，他們

在彼此身上也學了很多東西。Stephen 一直都堅持一樣事情：「一來我

是一名基督徒，二來我是前廉署人員，所以我的競選要比別人做得清清

楚楚，乾乾淨淨，我不想有任何的污點。因為有任何的污點，不是查錫

我個人的榮辱，是沾污上帝，也沾污廉署的名聲，這不是我想見到的，

但要持守，也不容易，因此，這是一個很好的磨練。」 

【【【【等待的前路等待的前路等待的前路等待的前路】】】】 

問到有沒有想過從區議員做起？或下一屆再參選？Stephen 截

然地回答：「我不知道，要看神的帶領，而且，沒錢也沒法競選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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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這個社會裡，競選是一個金錢遊戲。其實我自己的想法是，要競

選就要成立一個政黨，一個人是沒有意思的，但現在我也沒有時間去籌

組，一來我要做回自己的事情，二來我也要生活的。我也沒有細想那個

政黨的名字，初步構思過叫社會公義黨或者民主公義黨，又或者是社會

民主黨、社民黨，都可以吧！我覺得這是要慢慢去思考的，要看看有沒

有一班有心人士，包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甚至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有

沒有興趣。競選是一項工程，一項工程就不是靠一個人去單打獨鬥的。」 

現現現現現現、出出，兼兼現兼兼兼兼兼兼兼現兼。最最最最最Stephen

請請請請請請「準準道」分分分分分分分現兼分分分分分，請他他他分他

思分，所所，請他他現他他他他分他他。請他他他請他他他請他他他他他

，希希希希希希他他希分希希。起起起起起現起起，因因請因因因因因起

起，因因就就就，就供就他出，， 分有有就有，其其其希其現其Stephen

他大，請希現一一，請希現一希他。。「但但但起但但但但，但他他他他

請一分就一分，但我因我我我現現，雖雖雖分請雖他雖分兼現，但但分但

就子請子子他請，這這這但這這。」 篤一篤現篤。Stephen  

 


